
C4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小
學
四
年
級
，
我
第
一
次
讀
簡
．
奧
斯
丁
（Jane

A
usten

，
一
七
七
五
︱
一
八

一
七
）
的
小
說
《
傲
慢
與
偏
見
》
，
記
得
是
楊
剛
的
譯
本
。
當
然
，
我
那
時
既
不

知
道
奧
斯
丁
是
誰
，
也
不
了
解
楊
剛
是
何
方
神
聖
，
小
說
看
懂
了
多
少
則
更
是
難

說
。
大
學
四
年
級
開
始
讀
《
傲
慢
與
偏
見
》
的
英
文
原
著
。
後
來
出
國
，
又
接
觸

了
她
的
其
他
小
說
以
及
從
原
著
改
編
的
電
影
、
電
視
系
列
。
這
些
影
視
作
品
，
演

員
都
是
大
牌
，
場
面
異
常
華
麗
，
好
萊
塢
和BBC

爭
奇
鬥
艷
，
奧
斯
丁
的
人
氣
好

像
一
時
無
兩
。

其
實
，
在
中
國
也
好
，
在
西
方
也
罷
，
奧
斯
丁
很
長
時
間
內
一
直
是
個
﹁小

眾
﹂
作
者
。
西
方
文
學
史
研
究
者
覺
得
她
只
是
個
﹁女
性
小
作
家
﹂
，
不
能
和
那

些
撰
寫
鴻
篇
巨
製
、
﹁英
雄
史
詩
﹂
的
大
牌
男
作
家
，
例
如
托
爾
斯
泰
、
狄
更
斯

之
類
相
提
並
論
。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後
半
期
，
學
者
才
真
正
關
注
奧
斯
丁
的
作
品
，

社
會
上
也
開
始
出
現
自
稱
為
﹁J a neit e

﹂
的
粉
絲
團
。
奧
斯
丁
的
作
品
之
所
以
長
期

受
到
忽
視
，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因
為
小
說
的
題
材
限
於
家
長
里
短
，
兒
女
婚
嫁
。
而

且
她
的
文
風
一
向
詼
諧
戲
謔
，
被
一
本
正
經
的
男
性
學
者
批
評
為
不
夠
﹁嚴
肅
正

大
﹂
，
缺
乏
悲
劇
的
感
人
力
量
。

誰
想
到
當
年
被
貶
低
的
奧
斯
丁
，
一
百
多
年
以
後
卻
﹁鹹
魚

翻
生
﹂
，
大
受
讀
者
追
捧
，
似
乎
說
明
她
的
作
品
經
歷
了
時
間
的

考
驗
，
具
備
永
恆
的
魅
力
。
我
這
個
印
象
因
為
最
近
閱
讀
她
鮮
為

人
知
的
早
期
和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更
為
加
強
。
這
個
集
子
名
為
《
三

狄
囤
》
（Sanditon

）
，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收
錄
了
據

說
本
來
會
是
作
者
最
偉
大
作
品
的
長
篇
小
說
斷
片
的
《
三
狄
囤
》

、
完
稿
的
中
篇
小
說
《
蘇
珊
爵
士
夫
人
》
（Lady

Susan

）
和
另

一
部
未
完
稿
的
長
篇
小
說
《
華
森
一
家
》
（T

he
W

atsons

）
，

第
二
部
分
則
收
集
了
作
者
十
幾
歲
時
寫
成
的
三
篇
中
篇
小
說
，
研

究
者
合
稱
為
﹁少
女
系
作
品
﹂
（
﹁J uv en il i a

﹂
）
，
以
及
奧
斯

丁
其
他
作
品
和
文
論
的
殘
片
。

看
完
前
幾
篇
小
說
，
我
的
最
大
感
觸
是

，
世
界
上
的
確
有
﹁天
縱
英
才
﹂
的
作
家
，

不
是
靠
後
天
努
力
培
養
成
功
的
。
奧
斯
丁
二

十
一
歲
就
完
成
了
《
傲
慢
與
偏
見
》
的
初
稿

，
日
後
這
部
小
說
成
為
她
知
名
度
最
高
、
最

受
歡
迎
的
作
品
，
這
我
早
就
知
道
。
我
也
知

道
她
其
實
是
個
﹁業
餘
寫
手
﹂
，
只
有
在
料
理
家
事
之
餘
，
才
有

空
提
筆
，
而
且
一
有
家
人
朋
友
來
訪
，
就
要
把
文
稿
用
針
線
活
蓋

上
，
煞
有
介
事
地
為
女
紅
忙
碌
。
的
確
，
她
少
女
時
代
的
作
品
就

足
以
羞
煞
那
些
自
負
才
華
橫
溢
的
專
業
男
作
家
。

這
是
《
三
狄
囤
》
中
對
一
位
﹁歪
讀
﹂
當
時
流
行
的
浪
漫
文

學
，
致
力
於
﹁勾
魂
攝
魄
﹂
的
貴
公
子
的
描
寫
。
﹁愛
德
華
爵
士

一
生
的
偉
大
目
標
是
要
勾
引
人
。
憑
着
他
自
信
擁
有
的
優
勢
和
才

能
，
他
認
定
這
是
他
的
職
責
。
他
覺
得
自
己
天
生
是
個
危
險
人
物

，
就
連
他
的
名
字
愛
德
華
都
格
外
迷
人
。
對
於
異
性
大
獻
殷
勤
，

對
所
有
漂
亮
姑
娘
妙
舌
生
花
，
只
能
說
是
他
職
責
的
一
小
部
分

…
…
征
服
克
拉
拉
（
他
繼
母
丹
翰
爵
士
夫
人
的
陪
伴
和
遺
產
競
爭
者
）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使
命
。
是
的
，
克
拉
拉
會
被
他
勾
引
一
早
就
已
經
注
定
了
。
﹂

而
那
位
﹁注
定
﹂
要
拜
倒
在
他
的
西
裝
褲
下
的
女
士
卻
也
並
不
是
省
油
的
燈

。
雖
然
貌
似
人
見
人
愛
，
花
見
花
開
，
連
最
難
纏
的
爵
士
夫
人
都
被
她
化
作
繞
指

柔
，
克
拉
拉
在
目
光
犀
利
的
女
主
人
公
眼
裡
是
這
樣
的
：
﹁她
從
沒
看
見
過
一
個

更
可
愛
，
或
者
更
有
趣
的
女
孩
。
克
拉
拉
身
材
優
雅
頎
長
，
容
貌
俊
美
端
正
，
皮

膚
細
膩
，
碧
眼
溫
柔
，
言
談
謙
虛
甜
美
，
簡
直
就
是
浪
漫
言
情
小
說
中
女
主
人
公

的
化
身
…
…
她
好
像
是
特
地
降
臨
到
世
界
上
被
丹
翰
夫
人
虐
待
的
。
如
此
的
貧
困

依
賴
加
上
如
此
的
美
貌
美
德
，
她
的
命
運
簡
直
無
法
有
別
的
選
擇
。
﹂

寥
寥
幾
筆
，
兩
位
次
要
人
物
的
荒
謬
與
心
計
躍
然
紙
上
，
讓
讀
者
會
心
微
笑

之
餘
，
也
會
反
覆
品
味
，
一
詠
三
嘆
。
無
怪
乎
奧
斯
丁
自
稱
她
炮
製
的
是
﹁三
寸

牙
雕
﹂
，
描
摹
人
情
人
性
，
雋
永
悠
長
。
我
們
的
世
界
需
要
《
戰
爭
與
和
平
》
與

《
雙
城
記
》
，
可
是
也
需
要
《
傲
慢
與
偏
見
》
。
在
我
，
從
絢
爛
歸
於
平
淡
才
是

更
為
難
得
的
境
界
。
縱
未
完
篇
，
驚
鴻
一
瞥
，
也
足
以
讓
我
驚
艷
。

敝單位有一老領導
，酷愛下棋。當政時，
從來沒人贏過他，大夥
都誇他是 「國手」，他
也一向很自負，曾蟬聯
單位十多年象棋冠軍。
退休後，又一次回單位

參加象棋比賽，結果是見誰輸誰，慘不忍睹
。於是，他對自己的棋藝終於有了清醒認識
，知道自己其實連個三流棋手都算不上，以
前都是大家讓他的。他是幸運的，因為下台
而明白了自己能吃幾碗乾飯，有的人卻因戀
棧不退，一輩子被人蒙騙，不知道自己究竟
有多少分量。

齊宣王就是這樣一位。《尹文子》記，
齊宣王喜歡射箭，特別喜歡聽人誇他能拉硬
弓。左右的隨從摸透了他的脾氣，專挑好聽
的字眼兒說，什麼 「后羿再世」啦，什麼
「鐵臂神弓」啦，把個齊宣王捧得暈暈乎乎

，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有一天，齊宣
王為了顯示自己，故意讓手下人挨個兒試
拉他的 「寶弓」。他的弓實際上不過三石
的力，手下人卻裝出種種醜態來討好他：
有的才拉開一小半，就直喘大氣；有的拉
開一半，就說是閃了肩膀扭了腰啦。他們
異口同聲地說，大王的 「寶弓」沒有九石
的力別想拉得開。齊宣王樂得嘴巴半天也
合不攏。直到進棺材，他卻始終以為自己拉

的是九石力的弓。結果是 「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
悅其名而喪其實。」

乾隆皇帝比他更慘，齊宣王最多也就是在拉弓上自欺欺
人，乾隆則幾乎是全方位地被欺騙了一輩子。下棋，摔跤，
書法，寫詩，他都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下棋，從來沒人贏
過他，包括宮中和民間的 「大國手」；摔跤，御前高手摔不
過他，特邀來的江湖英雄也是他手下敗將；書法，他被左右
捧為王羲之第二，顏真卿再生，走到哪裡寫到哪裡，以至於
落下一個成語叫 「乾隆遺風」。最戲劇性的是他的詩，乾隆
一生寫詩四萬五千首，超過了《全唐詩》的四萬三千首，生
前，他的詩被譽為巧奪天工，構思奇妙，堪比李杜，力壓元
白，可是身後，沒有一首詩流傳開來，選家都以他的詩為淺
陋應景之作而棄之如敝屣。從乾隆詩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他
的棋藝、摔跤、書法水平了，無非是大家都在讓着他也哄着
他罷了，他也吃虧在過於 「悅其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多，關鍵就是他們太 「悅其名
」而又嚴重缺乏自知之明。元朝名相拜統說： 「盂圓水圓，
盂方水方」。意思是說，有什麼樣的主子就會有什麼樣的臣
下，的確，無論古今中外，每個 「悅其名」的頭頭，肯定
都會跟着一大批拍馬屁的隨從的，每天都會聽到各種恭維的
話語，你要畫兩筆丹青，就會有人捧你藝術大師；你要彈幾
聲鋼琴，就會有人裝作聽得如癡如醉；你要到卡拉OK吼兩
嗓子，準有人誇你繞樑三日；你要喜歡楚河漢界，肯定會打
遍天下無敵手──至少在你那一畝三分地。所以，一個明智
的頭頭，一定要對自己的 「多才多藝」保持足夠清醒，對那
些阿諛之徒保持高度警惕，切實弄清 「三石」與 「九石」的
關係，知道自己的準確斤両，免得像齊宣王那樣， 「悅其名
而喪其實。」被人笑話至今。

近日網上瀏覽韓國《朝鮮日
報》，無意中看到金大中關於韓
國記者 「禁忌」的評論，它使我
不禁回憶起一件往事。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去韓國
履新，在到任繁忙的活動中，一

天我在《朝鮮日報》上看到一篇評論，作者是金大
中，內容是對政府提出批評意見。當時我對韓國了
解還很少，自然聯想到政壇上的金大中，以為是他
寫的，因為我不止一次聽說過，金大中寫過不少書
，在政界名人中很有文才。事後不久才知道是我鬧
了笑話，原來韓國報界也有一位金大中，兩人的名
字完全一樣。

報界的金大中，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新聞人。
他在報界任職幾十年，從記者做起，直到做了報社
領導。當時，他任《朝鮮日報》主筆，相當於中國

報紙的總編輯，每天見報的新聞和評論都經過他的
手，而且他還開闢了《金大中專欄》，隔三差五發
表文章。他的評論最大特點，就是用詞十分犀利和
尖刻，對社會問題，對政府所為，以致對某些領導
人，敢於提出尖銳的意見。

所以，金大中的專欄評論，在韓國廣大讀者中
有一定市場。

政界的金大中，則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世界級名
人。他從年輕時涉足政壇起，就投身反獨裁、爭民
主的鬥爭，一直站在運動的最前列。他曾與試圖連
任的朴正熙爭奪總統寶座，不幸留下腿疾。全斗煥
時期，他被判 「叛國罪」後不得不流亡國外。他九
死一生，堅貞不屈。我在韓國期間，曾與他多次見
面，還應邀到他家做過客。直到一九九八年，他第
四次競選總統才取得成功，實現韓國歷史上的第一
次朝野交替。

政界的金大中，待人寬厚、大度。他在各界都
有很多朋友，其中也包括報界人士。據說朴正熙執
政時期，不許有人與他同名同姓，但金大中對報界
金大中的存在未提出過異議。金大中酷愛讀書，藏
書上萬冊，每次搬家都成 「負擔」。他能出口成章
，每次會見政黨領袖等著名人士，特別是涉及敏感
問題，新聞稿都由他口述而成。他喜歡電視節目，
除國內外新聞外，最喜歡的是《動物世界》，如因
公務繁忙未能及時收看，秘書會錄製下來，等他閒
暇時觀賞。金大中的這種文化氣質，與報人、文化
人是相通的。

在西方國家，同名的人可能較多，但在東方國
家，同名的名人同時出現在社會上恐極為罕見。現
在，韓國政界的金大中已經去世，韓國只有一位報
界的金大中，再不會出現我當年鬧錯的笑話。

胡志明同中國領導人有着密
切的交往，他同周恩來的友誼更
為深厚。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胡志明與周恩來就在法國巴黎
相識。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胡志明在廣州從事革命活動，當

時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曾到胡志明舉
辦的越南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講課，胡志明也把一批越
南愛國青年送到黃埔軍校學習。關於胡志明與周恩來的
友誼，至今仍流傳着許多佳話。

兩位偉人互稱兄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身為越

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胡志明在歡迎宴會上致祝酒詞時，
離開講稿即席講了一段話： 「對我來說，周恩來是我的
兄弟。我們曾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
三十多年來的親密戰友。」接着，周恩來也即席講了一
段話： 「胡主席剛才提到我個人在三十多年前就認識了
他，是的。三十四年前，我在巴黎認識了胡主席。他是
我的引路人。他當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
而我那時才剛剛加入共產黨。他是我的老大哥。」這時
，胡志明又站起來對在場的人說： 「剛才周恩來同志的
講話，你們聽聽就是了，不要和其他人去講。大家知道
，周恩來同志是一個大黨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領
導人。」因此，越南報紙對此沒有作詳細報道。直到一
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國《人民日報》才披露了這一
情節。

一九六五年以後，胡志明主席健康狀況欠佳。周總
理對胡主席的病情十分關心，親自挑選中國最高水平的

專家組成醫療組，到河內為胡主席治病。一九六九年五
月，胡主席的病情相對穩定，便讓中國醫療組的專家回
國休整一下，一個月後返回。臨行前，他們問胡主席需
要從北京帶回些什麼。胡主席順口說，什麼都不需要，
只帶一隻北京烤鴨就行了。回國後，周總理在聽取彙報
時得知胡主席想吃烤鴨，當即表示一隻不行，要帶兩隻
，並且要把大葱、薄餅和甜麵醬配齊。周總理考慮，越
南正值盛夏，胡主席又是年邁體弱的老人，如何解決冷
凍保鮮，是首要問題。

周恩來為胡志明送烤鴨
為此，周總理把外貿部長李強找來商量，但李強也

不熟悉冷凍方面的知識。最後通過外貿部下屬的中國糧
油食品進出口公司找到北京釀酒廠，那裡生產一種乾冰
可以製冷，把烤鴨等各種配料裝好後，四周撒上乾冰，
可將溫度控制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確保烤鴨不會變質。
周總理這才放心。

六月下旬，醫療組專家回到河內。胡主席決定把一
隻烤鴨送給醫療組，另一隻要和中國大使王幼平一起分
享。六月三十日，越南主席府給中國大使館打電話說，
明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八周年，胡主席定於中午十
二點在主席府請王幼平大使吃飯。

第二天，我作為翻譯跟隨王大使準時到達主席府，
胡主席的秘書武期把我們引進餐廳，在胡主席走進餐廳
前，向我們講述了從中國醫療組聽到的周總理送烤鴨的
故事。三十年後的一九九九年我見到了七十八歲的武期
，當提起周總理給胡主席送烤鴨事，他仍十分激動。他
告訴我說，至今他仍珍藏着那個裝甜麵醬的陶瓷小罐，
作為有歷史意義的珍貴文物。

胡志明關心鄧穎超的健康
胡志明不僅與周恩來交往很深，同鄧穎超的關係也

很密切。在廣州時期，鄧穎超曾親手給胡志明織毛衣。
胡志明也像周恩來一樣，稱呼鄧穎超為 「小超」。胡志
明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後，還邀請過鄧穎超到越南
療養度假。

大約一九六八年秋的一天，胡志明主席的秘書瞿文
爍到大使館找我，託大使館幫助了解一件事。瞿秘書說
，胡主席看到外電報道說，鄧穎超已經去世，但未見中
方的報紙電台作過任何報道。胡主席感到很為難，如果
鄧穎超已經去世，胡主席一定要發唁電，但如沒有去世
，發唁電將會造成很大誤會。故胡主席請中國大使館幫
助了解一下真實情況。

我將瞿秘書所談的內容向大使館領導報告後，領導
感到很為難。鄧穎超在國內幹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
發電報詢問這樣的問題，很難啟齒。但這又是胡主席直
接關心的問題，並在等待國內的答覆，只好硬着頭皮如
實向國內反映。

幾天後，大使館收到了鄧穎超的回電。我清楚地記
得開頭的幾句話是： 「敬愛的胡伯伯，我還活着。而且
身體比前一時期還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她感謝胡主席對她健康的關心，希望在北京與胡主席見
面。祝胡主席健康長壽。

周恩來親臨河內弔唁胡志明逝世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胡志明主席逝世，享年七十

九歲。周恩來總理聞訊後十分悲痛。中方除了給越南黨
中央發唁電、派李先念副總理率黨政代表團出席九月九
日胡主席葬禮外，周總理決定先期於九月四日和葉劍英
、韋國清一道前往河內，弔唁胡主席逝世。考慮到越南
領導人正忙於治喪，為不給對方增添麻煩，周總理一行
決定當天返回北京，並且不去越南的賓館休息，只在中
國大使館稍事逗留。

越方對周總理一行前去弔唁十分重視，范文同總理
、武元甲副總理等高級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並且堅
持請周總理一行到越南國防部賓館休息。范文同等領導
人在周總理面前失聲痛哭，周總理也含淚表示： 「我來
晚了。」

在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周總理說明代表團的成員
都是與胡主席關係密切的同志。他本人是代表毛主席前
來的。葉劍英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曾與
胡主席一道工作過。韋國清在越南抗法戰爭時期曾擔任
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赴越南工作。

周總理還高度評價了胡主席革命的一生，他說：
「胡主席一生奮鬥，不僅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勳，

而且對國際無產階級也做出了很大貢獻。胡主席同中國
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尤為密切。他幾次到中國，參
加中國革命，同中國人民共患難，並肩戰鬥，同中國人
民、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胡主席的共產主義
品質、對勞動人民的關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敵人鬥爭
到底的精神、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幾十年如一日，值
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學習。」 周總理多次表示來晚了，未
能同胡主席見上最後一面。

當時，胡主席的遺體已交給蘇聯專家進行醫學處理
，無法向遺體告別。但鑒於周總理同胡主席的深厚戰鬥
友誼，在代表團動身回國前，越方破例安排了周總理一
行向胡主席遺體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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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鬥牛、鬥雞，恐怕大部分國人都
耳熟能詳；可是，若是談到 「鬥魚」、
「鬥豬」，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如果

有機會到泰國去，就可以領略到這一幅幅
「西洋景」了！

在泰國，無論城鄉，鬥賽之風極為盛
行，大人小孩無不趨之若鶩，癡迷有加。而且鬥賽名目繁多
，鬥馬、鬥牛、鬥拳、鬥雞、鬥魚、鬥豬……幾乎到了無所
不鬥的程度。泰國的鬥賽分官立和民辦兩種形式。政府出資
建了很多大型豪華的鬥賽場地，可容納數萬人同時觀看鬥賽
。官立的鬥賽注重娛樂觀賞性，而民間舉辦的各種鬥賽則注
重賭博。鬥賽之風之所以能夠在泰國長盛不衰，其中一個重
要的原因便是每一場鬥賽，都投進了數目不菲的賭金。呼武
里府才纜縣是泰國有名的養豬基地。考察期間，我們在那裡
觀看了一場鬥豬賽。只在近千人的吶喊聲中，兩頭花色的小
豬兇猛地躥到比賽場地中央，不由分說，上來就開始互相廝
咬，你咬我耳朵，我咬你後腰，一個想轉身甩掉對方，來個
「蛟龍擺尾」；一個則躍上對方的脊背，來個 「以上壓下

」……台上豬叫，台下人喊，場上場下，人聲鼎沸，場面熱
烈。十幾分鐘過後，其中的一條小豬吱吱哀嚎着灰溜溜逃出
了場地，一聲鑼響，裁判宣布留在場內的那頭傷痕纍纍的小
豬獲勝！頓時，人群中歎息聲、咒罵聲、歡呼聲混成了一鍋
粥……

泰國雖然明令禁賭，但民間私下裡變相的賭博卻是比比
皆是。在泰國水稻主產區之一的南山農場，我們就目睹了一
場當地農民私下裡舉辦的別開聲面的鬥魚賽。一個碩大的鋁
盆內，游動着幾條體形修長而細小、色彩艷麗的魚。陪同考
察的當地朋友介紹說，這種魚叫 「斯諾比」，生來好鬥，由
於牠們體形細長，無肉，所以不能食用，只能用來觀賞和鬥
魚。這種魚真是天生的 「聖鬥士」，只見牠們在水中先繞着
盆邊游了幾圈，游得接近時，便突然換上了一副兇神惡煞相
，張開布滿細牙的嘴，兇狠地向對方咬去！水花濺湧，魚影
紛亂。觀賽的人群目不轉睛地盯着水中的 「聖鬥士」。鬥魚
不像鬥雞、鬥豬，很少有人高喊亂叫，可能是怕驚了水中的
「聖鬥士」吧！十分鐘不到， 「聖鬥士」便有掛彩的了，盆

水漸漸由清泛紅，有兩條 「斯諾比」蜷在盆的一角，戰敗了
……

泰國：無所不鬥
錢國宏

奧斯丁故居（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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